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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环保心”何以欠下糊涂的“环保债”
田桂荣“执迷”环保 20 年，掏空腰包还欠债 85 万元，警示做公益也是门“技术活儿”

本报记者李钧德、韩朝阳、李文哲

20 年前，河南省新乡市个体工商户田桂荣因
自费 20 多万元回收 60 多吨废旧电池，引发社会
对废旧电池危害的关注，成为民间环保先行者和
“环保明星”，并在新乡市成立中国首个农民环保
组织——— 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带领环保
志愿者，从事保护母亲河(黄河)污染调查等环保
公益活动。

如今，68岁的田桂荣病了，下肢静脉血栓、糖尿
病等多种疾病让曾经意气风发的“民间环保大使”身
体佝偻，再也没有了高举奥运火炬奔跑的风采。

疾病摧残着田桂荣的身体，债务却要压垮她
的脊梁。没有可靠经济来源的田桂荣“拆东墙，补
西墙”做了近 20 年公益环保活动，累计欠债 85 万
余元，虽然有着火热的“环保心”，却欠下巨额“糊
涂账”，这也反映出民间公益组织在理念、管理、财
务上存在短板的“通病”。

环保先行者田桂荣发出 SOS 信号

“执迷”环保 20 年，田桂荣缺钱

总是从自己口袋掏，20 年下来，她掏

空了自己的腰包，掏空了家里的积

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记者在出租屋见到田桂荣时，她身穿青花色棉
袄，暗红色旧皮靴，坐在椅子上，脚踝处露出深紫色
的毛线裤。屋里没暖气，她将双手插在腋下，身体
缩在一起，尽管精神不错，但整个人很是瘦弱。

2018 年是田桂荣最艰难的一年。银行打电话
催欠款，借钱给她的老志愿者要她还钱，她甚至因
欠债被起诉至法院。“躲”在出租屋里，田桂荣不敢
接陌生电话，怕催债。“一打电话就说要我还钱，我
肯定还钱，就是暂时还不起。”田桂荣说。

“肯定还钱”是田桂荣不断重复的话，“还不
起”是她面临的最大危机。

“执迷”环保 20 年，田桂荣缺钱总是从自己口
袋掏，没钱就向亲朋好友借，再不然就找银行贷
款。20 年下来，她掏空了自己的腰包，掏空了家里
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田桂荣说，自己的两
张信用卡欠了近 7 万块钱，家人的 4 张信用卡欠
了十多万块钱，建生态园欠老志愿者和亲戚朋友
30 多万元，这些是她欠债的大头。

田桂荣曾想建生态园“挣钱搞环保”，但她没
想到 2010 年建起的生态园成为沉重的“包袱”。生
态园面积最大时有近百亩，由于不会管理，最红火
的时候一年才挣 1 万多块钱，而田桂荣累计投入
40 多万元，这些钱都是老志愿者们凑出来的。

2016 年 12 月，在环保志愿者张洁的提议下，
田桂荣和儿女算了一下欠账数额，发现共欠下 85
万余元的债务。“根本不知道她欠了这么多钱，原
来以为可能只欠一二十万。”田桂荣的儿子小范
说，“我就不该给她信用卡，有时候她着急用钱，看
起来都活不下去了，我就把信用卡给她，现在真后
悔。”

面对债务，田桂荣总说“还钱不是个事”，但如
何还债，她也没谱。“生态园还有 3000 棵树苗，能
卖 10 万块钱左右，生态园旁边的河堤要扩建，占
地有补偿。”田桂荣反复提及的经济来源唯有这两
项。“补偿还是没影的事，杨树现在根本卖不上
价。”田桂荣的家人说，“现在生态园近 30 亩地，每
年租金就得两三万块钱，她连租金都交不起。”

2018 年 12 月，一位销售电动汽车的老板给
了田桂荣 1000 块钱，让她调养身体，说以后要请
她做形象代言，田桂荣高兴坏了，仿佛抓到了“救
命稻草”。半个月后，急缺钱的田桂荣开口问该老
板借 1 万块钱，却以“工人发工资紧张”为由被婉
拒，但她仍将之前的许诺当作“一个好消息”。

现在真正靠得住的是田桂荣的丈夫老范的工
资，72 岁的老范干一份看大门的工作，一个月挣
1800 块钱，每一分钱都舍不得花，都给了田桂荣
还账。“老范是‘幕后英雄’，下辈子还找老范。”谈起
老范，要强的田桂荣难得显露内心的柔软。

2015 年，田桂荣重病住院，她开始反思，为了
还债，她试图卖房子、卖火炬，当时家人极力反对。
“说实话，农村的房子能卖多少钱？火炬更没谱。”
当时有家属说了句不甚好听的话，“你去世了，在
哪办丧事？”田桂荣由此打消了卖房的念头。

如今，家人实在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我
妈总说‘天无绝人之路’，但路真的会被走绝的，我
每天做梦都替她发愁。”小范说，“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有热心人来帮忙把树卖了，把房子卖了，把火

炬卖了，只要能通过合法途径还钱，卖一点是一
点。”

火热的“环保心”，糊涂的“环保账”

85 万余元的债务已无法理清明

细，田桂荣只是肯定大部分用于做环

保和建生态园

站在生态园里，田桂荣用略显拗口的普通话
大声念着活动板房上的标语：“环保事业是最无私
的人所从事的最无私的事业，需要更多无私的人
做出更多无私的奉献。”田桂荣为大学生做过多场
演讲，“不管去哪演讲，能叫学生哭，能叫学生笑。”
对此，田桂荣颇为自得。

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环保人”，自费
20 余万元回收废旧电池、带领大学生沿黄河做水
污染调查、开展各类环保宣传活动……田桂荣的
确影响过一批人，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她说起一串人名，长垣县保护濒危鸟类的
宋克明、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吴胜、
做环保做得“最优秀”的徒弟田静……“我到新乡的
医院、银行，很多工作人员都说听过我的演讲。”田
桂荣说，“我的事迹还被编入中小学生德育读本。”

田桂荣一度获得诸多荣誉，第二届全国“母亲
河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福特
国际环保奖等等，2008 年她还当过奥运火炬手，
但光环之下却是背负“巨债”的巨大反差。

小范说：“最初我妈回收废电池，觉得是好事，
当时家里做生意，有点积蓄，她愿意做就做，大不
了把家里的积蓄花光，没想到她越陷越深。”

光环也曾给田桂荣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得过保护母亲河奖 2 万块钱，阿拉善生态基金会
给过 2 万块钱。”田桂荣已记不清奖励或捐助明
细，“大概有 10 多万块钱。”

田桂荣说：“有一位教授评价我，说我起了一
个杠杆作用，撬动了民间环保事业。”她夸自己“最
优秀”的徒弟田静是公益环保圈的“王”，但觉得
“我比田静干得更多”。

“田大妈说话比较夸张。”2013 年入行的田静
在北京一家公益环保机构工作，“2013 年我加入
田大妈的环保志愿者队伍时，她的经济状况就不
好，靠借贷维持。她不会管理，很多人都劝过她，说
她年纪大了，别再待在环保一线，她不愿意承认或
听不进去。”

田桂荣总“冲”在公益环保第一线，但因管理
和理念的欠缺，积累了一摞糊涂的“环保账”。85
万余元的债务已无法理清明细，田桂荣只是肯定
大部分用于做环保和建生态园。提议清算账目的
张洁说：“账本我看过，只有人名、欠债金额以及借
款时间，至于用途，我也不清楚。”当时动手算账的
小范说：“有 90% 左右用在环保和生态园上，用于
看病或还债的只占很少一部分。”

处境窘迫的田桂荣似乎有点盲目乐观，“我相
信欠的窟窿一定能补上。”小范觉得家里处境艰
难，“那不是一两万块钱，我们经常为还钱的事吵
架。”被逼到气头上，小范甚至有断绝母子关系的
冲动。

田桂荣身上暴露的问题本应有一道监管防
线。2015 年之前，田桂荣曾是新乡市环境保护志

愿者协会会长，其业务主管部门新乡市生态环境
局(原新乡市环保局)每年要对业务和财务进行年
审。但在财务上，田桂荣说协会的账上基本没钱，
“都是自己往里垫钱，让审核通过。”

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相关负
责人说：“年审仅仅是走一道程序。”至于新乡市环
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究竟该怎么管，该负责人也说
不清楚。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副
局长唐金江解释，局里现在只有 38 个在编人员，
环保工作压力很大，对志愿者组织的管理确实跟
不上。

2015 年当选为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会长的王军说，协会注册、存续都需要有一定资
金，但我接手的时候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也是自己
垫一点钱，让账户上看起来有点钱，但那是我个人
的钱。

当地政府和一些公益组织也曾对田桂荣伸出
援手，帮她卖树苗、众筹医疗费，但田桂荣糊涂的
“环保账”至今算不清，也还不上。

把脉环保“病人”，看似“糊涂”实

为“通病”

田桂荣凭着一腔热血做好事，这

样走不远，公益组织也需要战略、管

理、募资，这些都需要有监管、专业化

“以前我们协会的官网叫‘田桂荣环保网’，上
面都是她的头像，我把网站完全改版，这个是大家
的平台。”王军和田桂荣理念不同，“我觉得做环保
要量力而行，她走向极端了，最后陷在里边出不来
了。”

没人否认田桂荣对环保的热情和投入，尽管
不认同田桂荣的做法，王军仍肯定田桂荣的付出。
“在公益环保上，她确实干得好，干了很多事，获得
很多荣誉，我没法跟她比。”王军说，“我觉得不同
时代对环保组织和志愿者有不同的要求，她需要
转型。”

实际上，田桂荣的“粉丝”和徒弟已经开始了
新的选择。

吴胜是田桂荣的第一批环保宣传对象，也是
田桂荣的“粉丝”，他还是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
协会副会长。“背景不一样，20 年前很少有人意识
到环保重要，需要田大妈这样的人站出来。”吴胜
说，“现在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志愿者，要身体
力行，带动大家自觉环保，公益不是轰轰烈烈，而
是点点滴滴。”

谈及田桂荣的债务，吴胜说：“不是因为做环
保就窘迫，干啥事都要有团队精神，浑身是铁能打
几根钉，田大妈缺一个‘管家’，她做精神导师可以，
但理念和管理上还是落后了。”

“我觉得必须有资金保障才能做公益，像田大
妈这样凭自己的热情，从家里拿钱做环保，如果是
我，我做不出来，这也不是一种专业和长久的做事
方式，自己和周边的人都会很痛苦。”田静说。

田桂荣说自己搞环保调查就像做“特务”一
样，“偷偷摸摸”的，但田静和吴胜已利用各种渠道
和职能部门、调查对象协商沟通。田静说：“社会大
环境不一样，我们和职能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以
前有刻板印象，觉得环保组织就是给环保部门‘找

麻烦’，现在职能部门能理解我们。”
田桂荣曾是新乡市，乃至中国公益环保的一

面旗帜，至今当地环保部门仍旧认可田桂荣等环
保志愿者为环保事业做出的贡献。新乡市生态
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副局长唐金江表示，希
望环保组织能发挥“桥梁”作用，利用凝聚的社会
资源，发现问题后及时跟环保部门沟通，也把先
进的环保理念和技术传导给公众和企业。

“她这一代民间环保人已经完成了使命。”
田静说。实际上，2015 年生病后，田桂荣已经在
家人的劝说下逐渐淡出“环保圈”，68 岁的老人
确实有些跟不上飞速发展的时代，她还拥有对
环保的热情，但也背负了沉重的“环保债”。

田桂荣仍坚持“以后有钱了，我要继续做环
保”，小范却希望母亲的经历能够警醒他人，做
公益一定要“顺其自然，量力而行”。

田桂荣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看似“糊涂”，
实为公益组织容易犯的“通病”。“田桂荣本人没
有管理公益组织的经验，也没有使用专业的人
才，她凭着一腔热血做好事，这样走不远，她现
在的窘迫就是走不远的表现。”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田桂荣在理念、管
理、财务上存在的问题并非个例，公益组织也需
要战略、管理、募资，这些都需要有监管、专业
化。

田桂荣曾想建一个生态农庄，老范当“村支
书”，自己当“村长”，过上安静的生活，但这似乎
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在生态园的板房内，
记录田桂荣事迹和荣誉的展板挂满了墙壁，但
寂寥的生态园里回荡的也只有她朗读标语的声
音：“环保事业是最无私的人所从事的最无私的
事业……”

亟待关注的社会公益组织和

“领路人”

政府要引导公益组织搭建专

业平台，完善治理机制，鼓励公益

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标准，提升其专

业能力

目前，全国社会组织的登记数量超过 81 . 6
万个。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社会组织
与社会治理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社会组织近
10 年来蓬勃发展，在数量规模、资源量级、志愿
参与、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社
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都有了重大进展。

不过，社会组织的规范监管和能力建设却
面临严峻挑战。田桂荣的“徒弟”吴胜说，田大妈
是“环保斗士”，凭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思路
“冲锋陷阵”，不过，现在需要的是“环保卫士”，
按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做环保。

田桂荣在理念、管理、财务等方面暴露出的
问题，实际上也是公益组织容易犯的“通病”。
2017 年，刷爆朋友圈的“一元购画”“同一天生
日”被质疑存在虚假信息；2018 年，公益项目黑
土麦田及其联合发起人秦玥飞被质疑在项目业
绩、管理、财务、个人作风等方面存在问题。

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社会组织)主任

马军认为，监督和规范必不可少，“公益组织需
要构建一套规范机制，要有内部规范，也要有外
部监督。”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认为，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公益组织
的指导和监管。“主要是指导不足，培训和服务
不够。”王振耀说，政府要引导公益组织搭建专
业平台，完善治理机制，鼓励公益组织联合起来
建立标准，提升其专业能力。

王名认为，当前社会组织暴露出的“通病”
说明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已发生变化。以前，社会
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约束和资源约束，
近年来，政策法规逐步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支
持的格局基本形成，社会捐赠已形成规模，政府
购买服务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但是，社会组
织，尤其是公益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力专
有性不足。

“田桂荣的事情是典型案例，公益组织最大
的问题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做好事，不注意自身
的专业化。”王振耀说，“公益组织要通过自己的
专业化，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田桂荣的“徒弟”田静称自己为公益环保从
业者。“田大妈将环保志愿者这个角色道德化
了，它其实跟其他行业一样，也需要职业化、专
业化，也需要资金支持。”田静说，“向职业化、专
业化发展，公益环保才能走得更远。”

王名解释，一般而言，社会组织的能力专有
性较高，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化程度就高，竞争
力就强，政府才愿意与其开展合作，其在特定领
域就能实现深耕，团队的专业能力就能稳步提
高。

为促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王名说，一是要
从体制和政策上加大对公益组织的支持力度，
把培育公益组织的能力专有性作为推进社会组
织深化改革的重要政策目标；二是建立教育培
训及人才培养体系；三是改进社会组织的考核
评估机制，建立和完善基于能力专有性的评估
体系。

马军对此表示认同，“很多公益组织凭借公
益捐助和志愿精神提供社会服务，但是因为资
源和能力所限，服务质量一般，难以通过服务获
得收入。在公益筹款比较艰难的情况下，很多公
益组织只能‘捉襟见肘’做公益，其服务质量难以
提升，形不成良性循环。”

公益组织发展的核心在人才。“公益组织在
招收专业人才上处于弱势，很多人不理解社会
组织的发展前景，甚至不认同这是一个职业。”
马军说，解决这个问题，需改善社会组织的整体
生态，既要让公众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
中的作用，也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社会组织的
支持力度，同时，社会组织要提升自身的管理、
服务水平。

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徐博闻毕业后
于 2010 年进入公益行业，他说：“很多人对公益
组织的印象要么是很惨，要么是很坏，但我相信
越来越多专业的人带头干专业的事，公益组织
会取得好的发展。”

社会公益组织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要补
充，但面对理念、财务、管理、人才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面对公众对公益组织的不解和质疑，面对
专业化不足的缺陷，公益组织的发展依旧“任重
道远”。

“执迷”环保 20 年，田桂荣

缺钱总是从自己口袋掏，没钱

就向亲朋好友借，再不然就找

银行贷款。田桂荣和儿女算了

一下欠账数额，发现共欠下 85

万余元的债务

田大妈是“环保斗士”，凭

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思路“冲

锋陷阵”，不过，现在需要的是

“环保卫士”，按科学的理念和

方法做环保

▲田桂荣为“挣钱搞环保”建的生态园
（2018 年 12 月 26 日摄）。

曾经的环保横幅被挂在鸡舍上做围
挡（2018 年 12 月 26 日摄）。

本组照片摄影记者韩朝阳

田桂荣指着墙上的宣传图片介绍自
己的事迹（2018 年 12 月 26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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